
摘要：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毛澤東前後十多次接見共計10餘萬名人民解放軍團

職（包括副團級）以上的幹部。這種接見活動可謂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所從事的一種意

義深遠和影響非凡的活動，甚至可與毛1966年8月至11月前後八次接見1,100多萬紅

e兵及青年學生的作用相提並論，但以往的文革史研究疏於探討這種接見軍官的活

動。事實上，在文革進入第二年之後，對於毛而言，他已不再�意尋求第一年來自

廣大造反派及激進學生的全面響應或積極互動，而是力圖切實地取得解放軍及其

高、中級幹部的全力以赴的支持或無條件的服從，從而真正保證毛澤東思想及文革

的全盤進行。本文評述了毛接見解放軍幹部活動所具有的三個特定方面的內涵，並

論及這種接見活動的某些特點。

關鍵詞：毛澤東　文革　接見　解放軍　團職幹部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有兩類非常關鍵的接見活動：一類是1966年8月

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各地1,100餘萬紅L兵學生和群眾代表

等；另一類是1967年9月下旬至1968年8月中旬在北京先後十多次接見解放軍

10餘萬團職（包括副團級）以上幹部1。人們對於前一類接見活動頗為熟悉，論及

較多，而對後一類接見活動不太注意，較少提及。

筆者的一位親人1968年6月下旬來到北京，參加了這種毛澤東接見的活動。

在與自己的親人討論這種接見活動時，筆者心中就泛起了探究這類接見活動的

想法。無獨有偶，2011年夏天，筆者在讀邱會作與次子程光（邱承光）關於文革

的對話錄時2，看到他們父子也談及了這類接見活動。筆者個人認為，邱氏父子

的這一談論，大概是迄今為止的文革回憶和研究作品中第一次提及毛的這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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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活動。儘管現今還受到有關文獻資料沒有開放或沒有解密的限制，但是筆者

認為，對於這一問題的探討很值得研究文革的學者加以重視。

一　集體覲見的由來

毛澤東在1967年初文革進入高潮之後，特別是在同年武漢「七二零事件」發

生之後，他與解放軍尤其是與解放軍高、中層幹部的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

狀況，體現了整個文革初期這種關係前所未有的非常微妙的特點。所以，毛出

於種種考慮，更多地是基於他本人的文革戰略及策略，決定接見解放軍全軍現

任的團職以上全體幹部。正如邱會作所指出的：在「七二零事件」之後，「毛主席

提出加強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建議辦學習班，軍隊要對全軍團以上幹部輪訓

一遍。軍委辦事組承辦了此事，每批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萬人到北京學習。

那些終日被『炮轟』揪鬥、焦頭爛額的各省市的領導幹部，那些整日被糾纏得疲

憊不堪的軍隊三支兩軍幹部，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3不過，在筆者看來，對

於毛而言，接見軍隊幹部主要不是甚麼使解放軍廣大幹部得以喘息的機會，而

是毛在文革初期對於他與解放軍之關係的一次重大、具體的深化，是使解放軍

整個幹部隊伍的上上下下更加有力、更加有效地與文革保持一致的契機。程光

給這類接見活動做了一個比較恰切的定位：「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接見軍隊人

員，可以和1966年他接見紅L兵相比。他為了發動紅L兵搞文化大革命，搞了

八次接見，檢閱了上千萬紅L兵。現在他大量地接見軍隊幹部，和接見紅L兵

是不是異曲同工？要求軍隊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4

李作鵬在其回憶錄中提及這種接見時，更多地是從他所主持的海軍文革的

角度來談的5：

從1968年1月起，海軍辦了六、七期學習班，每期時間二至三個月，每期人

數有百餘人，參加學習班的幹部共計千餘人。學習班的學員，主要來自海

軍開展四大單位中的團、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和參加各省地方「三支兩軍」

工作的海軍各級幹部。讓他們脫離原單位，集中到北京學習。⋯⋯1968年

5月20日，毛澤東、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接見了海軍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的全體同志。毛、林接見海軍學習班的學員，不僅使參加接見的學員倍受

鼓舞，而且也是對海軍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方式解放幹部的肯定。

從這一回憶z，很難看出毛澤東在其接見軍隊團職以上幹部的活動中所起的主

導作用。而在邱會作的回憶中，毫無疑問地把這種接見的由來歸置於毛。邱會

作談到，平常請毛出來是很難的事情，「而那時毛主席興致非常高，只要軍委辦

事組請，他就來接見，可以說是不厭其煩。各總部、軍種、兵種、各大軍區來

京學習人員，陸海空三軍學習毛著先進表彰大會的代表，他接見了個遍，有時

還問我們還有要見的嗎？在接見現場，我們把各大單位的領導介紹給毛主席，

他都要一一握手，遇到認識的，還要說上幾句話，顯得非常親切。」6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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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術論文 正如毛接見上千萬名紅L兵和群眾代表是他自己的主張和決定，毛接見解放軍

十餘萬團職以上幹部也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導和鋪排。

二　集體覲見的內涵

顯而易見，毛澤東接見解放軍十餘萬團職以上幹部的活動是毛在文革進入

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一項重要舉措。這種活動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內涵：

首先，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與他接見紅L兵學生和群眾代表的活

動，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的特點。毛八次接見紅L兵學生和群眾代表，

這既是毛一生中的一項獨特而又重要的活動，更是毛發動和引導文革的一項必

要而又深遠的舉措。通過支持和推進紅L兵運動，具體地說就是通過接見廣大

的紅L兵學生和群眾代表，毛不僅建立起一支使文革衝向中國大陸社會各個領

域、各個階層和各個角落的所謂「天兵天將」，而且以紅L兵運動迅猛而又突進

的狂飆清除了來自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的、被毛稱為「三個很」（「很不理解、很

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文革阻力7。毛以接見紅L兵的方式，讓紅L兵來北京

「朝聖」和「取經」，觀摩和吸取北京的文革運作經驗，無形之中就促成了紅L兵

運動作為使文革貫徹、普及、深入到全社會的「政治推土機」。正是通過接見紅

L兵，毛在中央、在黨內、在全國找到了致使文革廣泛而又迅速地運行起來的

模式。所以，毛接見紅L兵，從文革全局或整體意義上講，是把文革全面鋪張

開來的一大創舉。

但是，僅過了大半年，毛澤東就不看好紅L兵了。例如，毛1967年2月接見

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5月接見該國軍事代表團時，就對紅L兵學生及其造反

派代表人物的作用表示過疑慮和批評8，在7月至9月當北京和各地所謂極「左」實

踐及其思潮達到頂端時（以北京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及全國性的各地區武鬥滋

生、蔓延為例），毛恰在這一時期的外地巡視中就不止一次地說過：「要告訴革

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L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9實際

上，毛到了9月之際已經不看重紅L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了。

自1967年年初開始，在全國許多地方，隨9造反派群眾及其勢力的崛起，

各地解放軍日益捲入當地的文革事務及糾紛，軍隊與造反派群眾及其勢力的矛

盾、對峙甚至衝突不斷擴大和加深。毛澤東一再力圖讓各地解放軍大力支持造

反派，力圖使二者的關係得以緩和或協調發展。但是，1967年武漢「七二零事

件」中，武漢軍區領導人以及領導機關眾多幹部對於武漢地區激進造反派的打壓

和對保守派群眾的支持，拒絕周恩來代表以毛為首的所謂文革「無產階級司令

部」對他們的指責，特別是駐扎在武漢市城區的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官兵所舉行的

聲勢浩大的武裝遊行示威和隨後所發生的圍攻、毆打中央文革小組大員的事

件，都是此時正居住在武漢「七二零事件」中心地帶的毛所不願意看到的甚至所

預料不及的，最終使毛迫不得已地離開武漢bk。

稍後，毛澤東對以武漢軍區為代表的軍隊反對地方造反派的典型做法進行

了嚴厲的批評和處理，加大了對軍隊一些高層領導幹部的打壓，加重了對已倒

台的若干高級將領的懲罰，並發出了「武裝左派」的指示bl。毛與全國性的軍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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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緊張的關係和矛盾在當時大有可能提到文革運動的日常議程上，毛與軍隊的

相互關係在文革時期第一次處於相當嚴峻的關鍵時刻。

然而，在武漢「七二零事件」結束後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就通過對「揪軍內一

小撮」口號問題及當事人的處理，特別是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的處置等措

施，重新調整和加強了他與軍隊的聯繫。毛自覺不自覺地對於軍隊的文革主張

和文革取向做出了「傾斜」，甚至做出了不管是毛情願與否的某種「妥協」。儘管

毛受到了「七二零事件」的嚴重刺激或影響，但是他在此事件不久之後就清醒地

意識到必須重整與解放軍的關係，特別是必須強化他與軍隊高、中層幹部的關

係。一方面，毛既不能離開軍隊對他本人的支持，也不能失去軍隊對於文革的

支柱性作用；另一方面，他既不允許軍隊各級幹部偏離或者游離他的文革大局

的方向，也不容許軍隊高、中層幹部在文革問題上超脫他的制約或指揮。

其次，從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中，可以折射出毛在文革最初的兩三年

z對於黨的權力、政府權力和軍隊權力（黨權、政權、軍權）三者的不同作用有

不同取向，尤其是從這些作用和取向中映現出的特殊內涵和色彩。毛在文革最初

的一兩年，正是主要通過紅L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打亂了原有的中共黨的權力

運作機制及權威實施體制，致使全國各地的政府權力機構陷於混亂甚至幾乎癱

瘓，才得以把文革發動和推廣開來。在這一過程中，差不多唯有解放軍在整體

上還相對保持完好，從總體上沒有失去基本的功能和職責，特別是上到軍隊的

統帥機構下到軍隊的各級指揮機構，大致上依然運作如舊。從社會學分析的角度

來講，文革初期的中共黨權和政權處於嚴重的、深刻的、廣泛的「失範」（anomie/

anomy，又稱「失常」）狀態，而只有軍權在整體上保持了「正常」狀態。

從一次又一次大張旗鼓地接見軍隊幹部的做法，不難發現毛澤東在文革最

初兩三年z的種種舉措確切地表明：一方面，他實際上可以把他所領導的黨及

其黨權置之不顧，使這個曾在毛率領下打下了新中國天下的黨所具有的各級組

織工作和各級組織生活陷於約計三年左右的停頓或停滯；另一方面，他實際上

幾乎對他所主導的政府及其政權棄之不理，使這個曾在毛領導下建設國家、管

理社會的政府及其各級政權組織或機構，不是處在無法有序運作的混亂之中，

就是瀕臨倒台、破裂和重組的危機之中。這一切，都既使昔日整個中國大陸的

「黨—國家—社會」一體同構的文化結構和文化功能（毫無疑問，主要是政治結構

和政治功能）發生了廣泛、急劇而又深切的裂變，又使過去長期運行的「黨權—

政權—軍權」這三種權力並存的格局和傳統出現了總體性的缺失，甚至是全局性

的坍塌。也就是說，在文革初期，毛把軍權看得高於、大於、重於黨權和政

權，這不僅使得黨權和政權向軍權傾斜、復歸乃至屈從，而且通過黨權和政權

的「軍權化」，毛完成了從文革最初不到兩年的以紅L兵學生和造反派群眾為主

體的第一個階段（即群眾運動的階段），向以軍人為全國各地領導權力主體的第

二個階段（事實上是軍人為文革主幹的階段）演進或轉變。

因而，這也就不難理解下面這個問題：為甚麼毛澤東從沒有像接見紅L兵

學生或者至少像接見軍隊幹部那樣大規模地、分批分期地，甚至專門地接見文

革時期的黨政幹部，最多只是在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以及有關的節日典禮等活

動之中，有來京參加專業或生產或經濟等會議以及其他專門任務而人數相當有

限的黨政幹部被順便「插入」上述的活動之中。毋庸置疑，在文革初期的三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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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時間z，相比於黨政幹部及地方幹部，毛更加看重軍隊幹部，也更加重用軍隊

幹部。

再則，從文革的歷史來看，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意味9切實保證文革從上

述第一個階段轉向第二個階段。很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最初的這兩個階段，亦

即在文革初期的關鍵時刻或重要關頭，毛每每訴諸中共中央上層領導之外的力

量來推進文革，從第一次訴諸的以青年學生和普通群眾為主的紅L兵和造反

派，到第二次訴諸的以解放軍高、中層幹部為主的幹部隊伍，毛不僅給文革注

入了更多、更大的緣於他自己的意志和意圖的因素和特色，而且也使得文革無

論在全局上還是在局部上，都更加必然地駛向了並非毛本人所能左右的不歸之

路。毛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是與前面所述的「軍人為文革主幹的階段」（第二個階

段）密切相連的。在筆者看來，這個階段大致上是始於1967年、興於1968年，並

於1969至1971年達到了頂峰和於1972年結束。非常值得提起的是，毛在1969年

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講話時，一開始不久，他就提及蘇聯和日本的媒體

當時對中共九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人員構成所作的有關「軍事官僚體制」、「軍事

官僚專政」的評論bm。看來，毛很在乎這種評論，並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

把這種「在乎」轉化為對林彪勢力尾大不掉的憂慮，轉化為在「九一三事件」之前

通過所謂「挖牆腳」、「甩石頭」、「摻沙子」等一系列做法來削弱唯林彪馬首是瞻

的軍隊幹部的作用，當然這些已是後話。

無論怎樣，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都是這種在中共九大前後形成並運

轉起來的所謂「軍事官僚體制」或「軍事官僚專政」的一種鮮活的部分或有機的組

成內容。這z，略用數字來表示這種「軍事官僚體制」或「軍事官僚專政」的某些

特徵。從1967年2月至1969年4月，解放軍每月投入「三支兩軍」工作的指戰員都

在90餘萬人，1968年上半年每月平均在95萬多人bn。截至1968年9月底，在全部

成立的中國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當中，軍隊幹部出任主任的就

佔有20個；在由軍隊幹部擔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北京市佔78%，廣東省

佔81%，遼寧省佔84%，山西省佔95%，雲南省佔97%，湖南省佔98%bo，平均

下來已逾90%。到1970年底，軍隊共有279萬人次參加了「三支兩軍」，其中約有

4.9萬人擔任縣以上革命委員會委員的職務bp。借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來形容那

時的中國大陸：「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

因而，如果說1967至1968年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是對前一年接見紅L兵的

歷史性「超越」，那麼也恰恰在這種「超越」中凝聚91966年8月中共中央有關文件

把文革說成「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bq的「大革命」的謬誤、

破滅和離棄。換言之，自1967年起，隨9軍隊勢力的廣泛介入和全盤干預，作

為「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文革，就已開始成為一齣荒唐與悲

慘兼而有之的怪誕劇！正如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所提及的br：

「九大」以前，由於「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

決定軍隊以「三支兩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

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

況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沒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

一種怎樣的情況。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佔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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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佔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

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歷史地看來，基於文革的邏輯（假設文革還有邏輯的話），1971年9月林彪的滅亡

乃至稍後的軍隊勢力在文革大局中的消解，乃是文革的一種宿命。

三　集體覲見的特點

名義上，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活動的對象大多是以解放軍各大總部、各大

軍兵種、各大軍事院校、各大軍區、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北京L戍區等單

位各自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代表大會」、

「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代表大會」等的與會人員。例如，濟南軍區來京參加

毛接見活動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就有兩千多名團職以上的幹部。這些

幹部中的許多人當時正在軍外的地方單位、部門或機構參加文革的「三支兩軍」

等工作，在接到參加上述學習班的通知後，他們迅即報到。這兩千多名幹部先

在濟南市的軍區有關駐地集合，參加有關的學習和動員會議，重點學習和反覆

領會以毛為代表的中共歷史，進一步增強對毛個人的崇拜、敬仰和愛戴之情。

稍後，他們乘上被稱為「毛主席專門派來」的原來行駛在國際列車線上的高級列

車前往北京，居住於解放軍有關院校的宿舍，並在這些院校z繼續進行「毛澤東

思想學習班」的學習，隨時待命，等候毛的接見。

毛澤東接見軍隊幹部活動的每一次舉行，當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大

報以及解放軍各大單位的有關報刊上都會迅速地或適時地加以特別報導，並在隨

後的數日z連篇累牘地發表各類文章，歡呼慶祝，重點突出對毛的「四個無限」

（即「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誠毛主席」）和

「四個一切」（即「一切想9毛主席，一切服從毛主席，一切緊跟毛主席，一切為9

毛主席」）等主題的報導。其他媒體部門，例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和解放軍

八一電影製片廠也及時地攝製相關的紀錄影片，在各地廣泛放映，大加宣傳。

而受到毛澤東澤東接見的軍隊幹部所在的原單位、部門或機構，更是一派

歡呼雀躍，忙碌不已，他們不是有組織地連夜開大會、搞遊行、發賀電，就是

集體性地立誓言、獻錦旗、表忠心，不一而足。而在北京受到毛接見的那些幹

部，在接見之後所舉行的各種慶典性的、座談會式的、宣誓性的儀式或活動，

更是熱鬧非凡，一浪高過一浪，令人目不暇接。這些受到毛接見的幹部回到原

單位、部門或機構時，還受到了留守的廣大基層幹部和戰士的隆重歡迎。那些

在京受到毛接見後還要繼續參加「三支兩軍」任務的軍隊幹部，回到地方單位、

部門或機構時，也受到了地方群眾的熱烈歡迎。顯然，所有這些在軍內和軍外

所營造出的氛圍，都是要強化軍內軍外對毛作為文革最高統帥和最高領袖之形

象和地位的絕對認可和絕對服從。因而，差不多正是在接見軍隊幹部期間，文

革時期對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從另一方

面證明，毛在文革初始一是借助紅L兵運動把對他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活動

徹底推廣、普及開來，二是借助大規模接見軍隊幹部進而使對他的個人崇拜和

個人迷信活動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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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不同於接見紅L兵的活動是在廣場或街道兩旁等露天場地舉行，毛澤東接

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一般是在人民大會堂大禮堂或首都體育館舉行，主要是由於

這兩個地方各自都可容納一萬餘人。在室內進行接見活動有其很大的優點：一

是比較容易安排，二是保密性強，三是實施起來有序有度。毛接見軍隊幹部的

活動有固定的形式，這類接見活動大約為時數十分鐘。毛一出現在主席台時，

接見場地就會響起《東方紅》樂曲。毛首先步入接見會場主席台，隨其之後，林

彪、周恩來以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等負責人魚貫而入。毛一

般是在主席台上來回走動，不斷鼓掌，頻頻向台下或周圍招手致意，而受到接

見的人們，群情鼎沸，山呼萬歲。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毛澤東在這類接見活動中從未做過大會講話或即興演

講，也沒有其他中央領導人做過大會講話或報告。毛往往是在這類接見活動的

尾聲，走向主席台一側，同來自解放軍各大有關單位的領導人（常常是總部、軍

兵種、大軍區等副職以上的領導人）一一握手，還經常在握手其間對某些人物表

示出自己的關注之情。例如，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記述到，1967年9月，毛在一次

接見活動中，在主席台上與身旁的幹部一一握手，毛走到邱會作面前說：「這個

是姓邱的。」「主席剛要往前走，又退回半步，一邊拉9我的手，一邊指9我

說：『娃娃都有白頭髮了。』我當時非常激動，因為在這種場合，主席和誰多說

幾句話都是莫大的榮幸。我看主席這次接見軍隊幹部，心z似乎好受多了，軍

隊還是他的，軍隊幹部也還是他的。」bs

又如，原解放軍工程兵司令員陳士è的兒子陳人康回憶到，毛澤東於1968年

2月10日在首都體育館接見裝甲兵、工程兵、炮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六

個兵種和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代表大會」代表，

「這幾個兵種的首長也有緣見到他們崇拜的毛主席。記得那天體育館z歡呼聲、

掌聲、激動的哭泣聲震耳欲聾。『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真情呼喊使得這個

巨大的場館一下子變得渺小。父親感到，只要是毛主席到哪z，哪z都會變得

渺小。」「父親說，好多年輕的戰士踩在座椅上狂呼亂跳。後來，幾千個座椅都

要修理。」在走到工程兵人員所在的位置時，毛見到陳士è，眼z發出久別重逢

之光，伸出手，領9陳向前走了幾步，讓記者拍照，令陳激動不已bt。

在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中，有一次是「特例」，那就是1968年3月25日凌晨，毛

澤東接見在京解放軍各大單位及其所屬的在京部隊的團職以上幹部。這次接見實

際上緣於所謂「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ck，而不同於以往對來京參

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類軍隊幹部的接見。在3月24日夜間9點30分至25日凌晨

1時30分林彪等人作了有關「楊、余、傅事件」的講話之後，毛於25日凌晨1時35分

出場，接見在場的一萬餘名軍隊幹部，這無疑是向在場的人們宣示他對「楊、余、

傅事件」處理的首肯，進而更加顯示出他本人的文革權威，特別是他對文革時期軍

隊問題的決定權。非常有意思的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對於這次

接見活動的報導沒有像以往報導毛的接見活動那樣，都是在次日就加以大幅報

導，而是在第三天即3月27日才作了報導，並且也沒有像以往那樣標明毛接見的確

切時間，只是說毛澤東「最近接見了軍隊幹部」cl。這一點看來似乎饒有餘味。

更加富有意味的是，在幾乎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大規模接見軍隊幹部的活動

中，即在1968年8月15日，毛特別請來了「首都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

毛在接見軍隊幹部的

活動中從未做過大會

講話或即興演講，也

沒有其他中央領導人

做過大會講話或報

告。毛往往是在接見

活動的尾聲，走向主

席台一側，同來自解

放軍各大有關單位的

領導人一一握手，還

經常在握手其間對某

些人物表示關注之情。



文革中軍官的 49
集體覲見

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首都工人的代表」。毛讓這些代表參加接見活動，

是出自對這些代表的安撫和慰問，即對7月27日由他決定派出的三萬多工人宣傳

隊進駐清華大學而遭到清華造反派的抵抗並發生嚴重的流血犧牲事件所作的一

種「善後之舉」。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8月16日關於這次接見的報導

上，都把被接見人數相對不多的這些代表列在被接見的軍隊人員單位名字之

前，以顯示出對這些代表的重視或關愛。今天看來，正是毛派出了由其身邊

8341部隊幹部所領導的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才促使清華大學發生「七二七

事件」，標誌9紅L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破產，標誌9文革第一個階段即群眾

運動階段的結束，進而也標誌9軍隊幹部真正成為文革新階段的主幹的開始或

繼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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